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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住进七龄童
一群老人围成一圈，一个孩子站在中间拍着气球，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幸福

的味道……
这样治愈的画面，出现在1月5日上午的高青县颐善园养老护理中心（以下简

称“颐善园”）。站在“C位”的，是7岁的刘一鸣。
此时，距刘一鸣离开自己的家、与父亲刘环分开已经超过40小时。在这40多

个小时的时间里，洗过澡、理过发、换上新衣服的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隐秘的角落

“我们敲了半天，没人来
开门。许久后，他才打开了
门。”山东宁智寓和养老公司
经理陈建飞回想起去高青县
高城镇荆周村接刘一鸣的经
历，忍不住一声叹息，“家里
又脏又乱，刘环坐在轮椅上，
给我们开门的刘一鸣目光有
些呆滞，脸上多少有些害怕
的样子，身上散发着刺鼻的
气味。尽管气温很低，可他
只是穿着一双拖鞋，无论我
们说什么，他都不回应。”

在刘环的讲述中，自辍
学后，刘一鸣除了偶尔出门
去买些食品，其他时间基本
就是处于隐秘的角落，不要
说跟外界接触了，就是父子
间的交流也不多。

看着乖巧得让人心疼的
刘一鸣，陈建飞当场决定接
走孩子。“之前我们担心这种
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有
一些不健康的精神问题或者
多动症之类，影响山东宁智
寓和养老公司旗下颐善园养
老护理中心里的老人，但在
跟这对父子交流了十来分钟
后，这些顾虑都消除了。”

陈建飞接走刘一鸣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带孩子去商
场买新衣服。“我们给他里里
外外全买了新的衣服。在逛
商场的过程中，发现他不敢
走楼梯，我们猜想他一直在
家里可能都没有见过楼梯，
电梯就更不用说了。整个过
程中，他东张西望，却不敢迈
步。”

为什么会想去接刘一
鸣呢？

按照陈建飞的说法，他
们元旦前就接到了高青县民
政局的电话，简单了解了刘
环父子的具体情况。1月3日
上午，在高青县民政局、高城
镇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陈建飞代表山东宁智寓
和养老公司，将刘一鸣接到
了颐善园。

七龄童住进养老院，这
无疑是一件新鲜事。颐善园
养老护理中心院长韩红英告
诉记者，刘一鸣是颐善园自
2022年7月成立以来接收的
唯一一个孩子。

到了颐善园，刘一鸣很
配合地洗澡、理发，整个人焕
然一新，以至于下午跟着陈
建飞回家找刘环签字的时
候，无论是荆周村的村民，还
是刘环自己，都有些不敢认
刘一鸣。陈建飞告诉记者：

“他们都说，从没见过孩子这
么干净、帅气。”

在颐善园安顿下来的刘
一鸣，虽然一直没有开口说
话，但对外界的关注和回应
渐渐多了起来。老人们也很
喜欢这个安静乖巧的孩子。
他们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
频繁，而笑容，也随之出现在
每个人的脸上……

涌动的爱心

1月5日上午，就在记者采访
过程中，微信收到了一笔1000
元的爱心捐款，要求“代转刘环
父子”，“我们齐鲁石化腈纶厂火
石志愿服务队略尽微薄之力，后
续仍会关注他们，在适当的时
候，继续献上爱心。”

爱心正从四方涌来。
“我有个不是很成熟的想

法，那就是将来能给刘环提供一
份工作，让他跟刘一鸣都住在这
里。如果再有社会爱心人士帮
忙解决刘一鸣的受教育问题，他
们父子便有机会慢慢自立，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脱困’。”这几天
一直在为这对父子考虑出路的
陈建飞，给出了这样一条现实
路径。

事实上，对于这对父子的困
境，高青县民政部门一直都在积
极救助。张立娟告诉记者：“刘
环因病于2019年9月享受低保
政策，后评为肢体二级残疾。刘
一鸣从去年4月转为重点困境儿
童，刘环则于去年11月转为特困
人员。”

张立娟同时表示，高青县民
政局近年来将社会救助工作做
实做细，将困难群众兜牢兜实，
为全县7000多名低保、特困等
困难群众，700多名孤困儿童开
展精准救助帮扶工作，解决他们
的燃眉之急，高青县社会救助工
作一直处于全市领先地位，“由
于各方面工作做得实、做得细，
尤其是特困供养人员，我们优化
资源、集中优势实施‘多镇一院’
的模式，让特困老人都‘搬迁上
楼’，幸福指数大大提高，2023
年成功创建省级县域养老服务
体系创新示范县，‘安澜颐养’养
老服务案例更是成功获评2023
年度全省养老服务领域创新典
型案例。”

对于刘一鸣的教育问题，张
立娟计划下一步把其列入“一对
一帮扶”名单，发动企业或者爱
心人士参与进来。高青县民政
局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养老服务科科长王海燕则告诉
记者，他们计划先联系教体部
门，找到接收刘一鸣的学校。

在张立娟看来，刘环父子就
像一面镜子，让外界看到了平时
看不到的社会群体，“你不去他
们家里看一看，不去跟他们聊一
聊，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你日
常的生活很可能是别人一辈子
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记者注意到，1月2日召开的
淄博市民生保障企业部门座谈
会上，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认真落实好想到、走到、看到、
问到、解决到‘五到’困难群众关
心关爱机制”。

具体到刘环父子，高青县民
政局在“五到”的问题上，显然做
到了全力以赴，但张立娟想要做
得更多，“希望更多人能将目光
投射到这对‘被困住’的父子身
上，大家都来搭一把手，就有机
会帮他们‘脱困’，进而改变他们
的命运。”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晓明 王继洋 通讯
员 张静雯

边缘的困境

“感谢政府，让我住得起
院，安置了孩子，为我消除了后
顾之忧。”1月4日，刘环由衷地
表达了对高青县民政部门的感
谢。但他也知道，虽然解了燃
眉之急，但孩子未来的成长问
题如同他的病痛一样，依然没
有解。

“刘一鸣属于易被忽视的
边缘群体，父亲难以给他足够
的物质条件和情感关怀，又因
为不是孤儿进不了福利院。”高
青县政协副主席、民政局局长
张立娟在谈到这对“被困住”的
父子时，阐述了刘一鸣现实的
困境，“我们不能死卡规则，同
时也避免出现攀比的负面效
应，尽力以良心兜底，去解决实
际问题。”

在陈建飞看来，除了现实
困境，刘一鸣可能也处在心理
困境中。“感觉他心头像是压了
一块巨石，盖住了他与外界交

流的通道，所以尽管他慢慢开始
用眼神回应我们，但一直没有开
口说话。”而刘环对儿子语言表
达的描述是“说话不利索”。

在颐善园的日子里，刘一
鸣慢慢克服了对马桶的惧怕，
刷牙时也不再吞下牙膏，甚至
学会了自己洗脸……“昨天他
一早醒来后，就主动走出来找
老人玩，这让我们每个人都很
欣慰。”陈建飞坦言颐善园之前
从未接收过孩子，“作为养老机
构，我们对老人的护理得心应
手，但面对孩子，一开始还是多
少有些手足无措。好在孩子很
快就适应了这里，让我们觉得
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刘一鸣的变化，刘环通过
手机都能看到，这对父子都在
享受着短暂的“脱困”时光：刘
环在医院衣食无忧，安心等待
手术；刘一鸣走出了隐秘的角
落，在颐善园不再孤单无助。

对于这样的变化，刘环有
着敏锐的感知，刘一鸣呢？

周围的善意，他应该是能
感受到的——— 脸上掩饰不住的
笑容足以证明。但一如陈建飞
所说，压在刘一鸣心上的那块
巨石，似乎短期内难以撼动，所
以他依然保持沉默。这样的沉
默，让颐善园的工作人员及在
这里养老的老人，心情多多少
少都有些沉重。

再过一个来月，就是春节
了。那个时候，刘环估计已经
回到高青，正常来说，刘一鸣也
会回到家中，这对“被困住”的
父子只能继续相依为命。可是
这样的场景，让颐善园养老护
理中心院长助理马卓雅有些心
疼：“上学一年，他可能还没完
全适应社会，就辍学了；来这里
这么快就找到了归属感，如果
让他离开，可能就是又一次与
社会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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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新衣服、理过发后的刘一鸣，整个人
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刚被接到颐善园的刘一鸣

在颐善园安顿下来的刘一鸣，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